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圣人说：“有人讲什么道高一尺，魔高一丈。那是常人中的一种邪说，那魔永远也不会高出道的。”虽然现在部份地方迫害法轮功仍很严重，但是其结果是注定失败的。中共邪党掌握着全部的国家机器，集一切邪恶之大全的迫害法轮功，法轮功不但没有被迫害倒，反而洪传了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，在国外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喜爱，在国内得到越来越多人的支持和理解，以往每次政治运动中共从没有过一次受挫，唯独撼动不了法轮功，这不能不说是个奇迹。中共却在迫害中使自己摇摇欲坠：道德沦丧、假货遍地、经济危机、天灾人祸不断、瘟疫孳生、高官潜逃、邪党高层内部各派顶立……如果没有神的作用可能吗？


法轮功学员在承受巨大痛苦和压力的情况下，还怀着大善大忍的心解救世人，告诉人们法轮功是佛法修炼，不要被中共谎言迷惑，赶快了解真相，退出党、团、队组织，是因为我们深知迫害佛法、迫害修炼人是罪大恶极的，不但迫害者自己要遭受痛苦，他的家人都会跟着遭秧，这是“善恶有报”的天法决定的，天灭中共在即！当中共被上天清算时，为利益参与迫害的，受它迷惑认同迫害的，加入过中共党、团、队组织，为它壮大队伍的，将面临什么？赶快清醒吧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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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造冤案 武汉法官搭上命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▲ 酷刑演示：锁地环





李要兵，男，武汉市洪山区法院刑事审判庭正科级审判员。二零零九年四月参与非法审理与法轮功学员相关的案件，此迫害案被中共当局树为“洪山模式”，在武汉市法院系统内推广。两个月后，李要兵突然倒地身亡，年仅四十九岁。目前，中共大肆宣传李要兵的“先进事迹”，企图掩盖其遭恶报死亡的真相。


所谓“洪山模式”的真相是：法轮功学员胡慧芳、陈曼、周肖军，于二零零九年四月十日被洪山区法院庭审。庭审时，陈曼的辩护律师首先阐述本次起诉的不合法性，指出洪山区检察院的两次起诉文件竟使用同一个批号，一个案子有两个起诉。在被揭露其起诉证据是伪造的之后，洪山区检察院又赶紧伪造了新“证据”，擅自更改案件中的起诉内容。


其次，是该案执行过程中的不合法性，因为宪法至上，修炼法轮功无罪，传播法轮功真相无罪。但洪山区法院知法犯法，秘密判陈曼七年，周肖军六年，胡慧芳四年。之后，被害人家属和律师迟迟收不到判决书，法院试图阻挠受害者申诉。


将法律玩弄于股掌之间，是中共法官的看家本领。炮制此迫害案的两个月后，二零零九年六月十七日中午，李要兵到食堂进餐后回办公室，倒在了办公室门口，心脏骤停，抢救无效死亡。


人的生命是宝贵的，无论人从事什么职业，都不能以“上级指示”为借口，放弃道德底线。天网恢恢，神目如电，人的一举一念逃不出上天的眼睛。李要兵制造冤假错案，最终把自己的性命搭上。作恶的人，实在侥幸不得，哪怕中共将你吹捧得再高。◇





法轮功学员褚秀和家住哈市南岗区，以前患多种疾病，如严重癫痫、心脏病、股骨头坏死等；修炼法轮功后，健康状况明显好转，身心受益。在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中，她先后两次被中共当局绑架，被非法判刑七年。2004年1月到2006年11月和2007年4月到2008年下半年，褚秀和在女监遭迫害，期间恶警指使犯人强制给她注射不明药物，向食物中投药，致使她精神恍惚，身体虚弱，不能独立走路，生活不能自理。


以下是褚秀和自述被迫害经过：


2004年1月，一帮恶警闯入我家，抢走了我所有的法轮大法书，掠夺我家的全部积蓄：现金一万三千七百元，我被非法判刑七年，关押到黑龙江女子监狱。


因为长期迫害，2006年8月，在哈医大二院检查三种病都严重了，腿疼的不能走路。11月，家人被他们非法勒索5000元钱才把我接回家。


2007年4月26日，女监利用欺骗手段又一次绑架我到监狱三楼西侧十三组，强制转化（即逼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），组长叫王丽。因我不能行走，就伪善的给我打粥，偷偷往粥里下不明药物。


监狱还指使刑事犯许珍等人迫害我，许珍是因杀害她丈夫而被判刑的。从早上五点至晚九点整天放污蔑大法的光盘。我被折磨的头疼、头胀，肚子疼得整宿睡不着觉，有时头和心都象一开一合的，难受极了。有一天我大声说：“我要睡觉！不听了，心难受！”许珍说：“不行，有病上医院。”之后她逼着我吃不明药物，我不吃，她们就偷偷的往饭里下药，有一次，包夹王福英（杀人犯）在另一包夹王桂芳（诈骗犯）那儿下药时被我看见了。


因为药物的作用，每次吃完饭过一会儿，我站也站不住，躺也躺不住，好象五脏六腑都停滞了，几乎背过气去。因不在一个屋不“方便”迫害，许珍鼓动包夹把我弄到她所在的九组，更加肆无忌惮地迫害我。白天，我在九组，晚上到十组，两组接连的迫害我。


2008年过年前二十多天，许珍找来一帮人，一边骂一边打我，我喊：“法轮大法好！”他们就把我弄到隔离间迫害，我要找大队长于某，她不允许。她们趁我睡觉的时候，给我注射一种不明药物，打这种药的针尖很小，速度很快。我的头上、肩上、手上都出现被针尖扎出的小红点。


出来时，我被迫害的已不能行走了，从大腿到小腿骨头、肉全都疼痛难忍，走路腿伸不直，弯腰走，需要一只手搭在他人的肩上，另一只手拽着这人的胳膊，自己身体重心全靠在这人身上才能挪动，就是这样每次活动完都是汗水湿透衣服，而且在那阶段大脑因药物作用也不清醒了，整宿失眠。◇











落入凡间深处


迷失不知归路


辗转千百年


幸遇师尊普度


得度，得度


切莫机缘再误 


这是法轮功修炼者创作的歌曲《得度》中的歌词，歌中表现了修炼人得法修炼的欣喜，很多法轮功学员都会唱，在监狱那严酷的环境中法轮功学员也在唱。 


现年48岁的哈尔滨南岗区法轮功学员闫春玲，于2003年遭中共非法判刑九年，被非法关押在女子监狱。


2011年2月14日，监狱长包锐、陶淑萍、崔红梅到监舍翻查闫春玲的物品（注：在监狱里狱警不定期的翻查法轮功学员的物品，如果发现有与法轮功相关的，比如学员们背写的师父经文就掠走），闫阻止希望她们不要参与迫害法轮功，中共迫害法轮功没有任何的法律依据，她们还继续翻，闫春玲就对她们说：“我给你们唱首歌吧。”边说边唱了起来，唱的就是这首《得度》。邪不压正，这几个人听后，敷衍着说：“唱吧，唱吧”，赶忙离开了。 


近期被关小号、毒打，致双脚不能着地、脸变形


闫春玲在女监坚信自己修法轮功没有错，为此她遭到了种种迫害：被关押小号达九十七天，被戴手铐脚镣九十六天，毒打更


是家常便饭，狱警曾派八个犯人折磨她一个。 下面是她自述的近期被关小号的一次经历。


2011年3月11日，大队长陈冬月带了四个犯人：王凤春、焦艳霞，还有两个不认识。陈冬月看我坐在床上，就说：“是拽你，还是你自己下地？”我没动。王凤春一把把我拽下地，拽着我往外走，拽到走廊大厅。 


我被劫到小号关押，在小号，董岩、胡裕楠和小号的大队长张春华还有两个警察在那儿站着，她们看着四个犯人往下扒我的衣服，最后扒的就剩内裤了，一恶警说：“把内裤也扒下来。”我使劲拽着，才没再扒，然后开始给我穿囚服，过程中王凤春多次打我、掐我，还抓住我往墙上撞，我大声问她们：“是谁指使你们这样干的？你们是在犯罪呀！”她们都不说话。张春华把电棍触在我脸上威胁说：“你要老实点。”我大声说：“我正告你不要执法犯法。”她没再说什么，把电棍拿下去了。 


在小号的阴森恐怖又窄小的监室里，他们将我两手分铐在两侧的地环上，晚上十点才让睡觉，躺在冰凉的铺板上，两手也是那么铐着。十五天一直不让洗脸、不让刷牙，什么都不让洗，也没有水。


小号里的气味难闻的刺鼻流泪，熏得他们经常开窗户，我来月经了，坐在、躺在潮湿的铺板上，脚上只穿了一双袜子，塑料拖鞋（注：不准穿别的鞋），更是透心的冰凉。3月21日董岩找我，我向她索要线衣、线裤，她为了侮辱我，把送来的衣服上全都印上了“犯”字。 


3月24日董岩和陈冬月又来了，这时我被折磨的两眼肿的都要睁不开了，站那儿一会腿就抖得很厉害，两脚站不住，抖的幅度很大。他们用虚假关心的方式让我“配合”他们，我拒绝了。


后记


从3月25日晚，闫春玲两脚就开始疼痛难忍，不敢着地，常常半夜疼醒，因为被王凤春打的厉害，脸都打变形了，发稿时已过去二十多天了还肿的很厉害，不敢想象当时是啥样。


闫春玲从小号出来后，腿被迫害得晚上疼的难以入睡，常常在噩梦中痛醒。在这样的情况下，董岩还让两个犯人强迫闫春玲白天码小凳、穿囚服。闫春玲此次被关小号，是二监区大队长王雅莉一手操控的。











法轮大法(又称法轮功)是一九九二年五月十三日在长春首次传出，因为其祛病健身的奇效，迅速以“人传人、心传心”的方式传开，截止到九九年中共迫害前，仅中国大陆就有上亿人修炼。“真善忍”信仰超越种族国界，至今已传遍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（包括香港、澳门和台湾），吸引不同族裔民众走入修炼，并受到世界各国的褒奖达上千项。


法轮功主要著作《转法轮》被翻译成30多种文字，可在网络上免费下载。


二零零零年起，五月十三日被各国法轮功学员定为“世界法轮大法日”。每年的五月十三日世界各地的法轮功学员都会举行盛大的庆祝活动，表达他们对师父的敬意，告诉人们法轮大法好！











